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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总结了刊登在本期的王战和薛纪如的两篇遗作的要点, 概述了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的发现、命名和

发表过程。现代生存水杉是1943年发现的, 并非是有些文献记载的1941年。王战是采集并研究现代生存水杉的第一人。他于

1943年7月21日采得第一份水杉标本, 经过研究认为应该是一个新种, 但不能确定其分类归属, 于是在1944年把采得的水杉

标本托人转交给郑万钧请求进一步鉴定。1946年郑万钧派他的研究生薛纪如再采标本。胡先骕和郑万钧把王战采得的水杉标

本命名为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并由胡、郑二人联名于1948年5月15日正式发表。 

关键词: 杨龙兴; 王战; 胡先骕; 郑万钧 

钱宏, 邵国凡, 刘琪璟 (2024) 水杉发现的历史. 生物多样性, 32, 24378. doi: 10.17520/biods.2024378; cstr: 32101.14.biods.2024378. 
Qian H, Shao GF, Liu QJ (2024) The history of discovering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Biodiversity Science, 32, 24378. doi: 10.17520/biods.2024378; cstr: 
32101.14.biods.2024378. 

The history of discovering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ong Qian 1*, Guofan Shao 2, Qijing Liu 3* 
1 Research and Collections Center, Illinois State Museum, Springfield, IL 62703, USA 
2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 47907, USA 
3 College of Forestry,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overviews the history of discovering, naming and publishing the living-fossil species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and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of the two pieces of the posthumous work by Chan Wang and Chi-Ju 
Hsueh published in this issue. The species was discovered in 1943, rather than 1941 as reported in some literature. 
Wang collected the specimens of the tree on July 21, 1943, and considered it as a new species but could not determine 
its taxonomic affiliation. Wang was the first collecting and studying the specimens of the species. Wang had one of the 
specimens of the species passed to Wan-Chun Cheng in 1944 for further identification. Wan-Chun Cheng sent his 
graduate student, Chi-Ju Hsueh, to collect additional specimens in 1946. Hsen-Hsu Hu and Wan-Chun Cheng published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on May 15,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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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是闻名世界

的活化石, 是20世纪植物学领域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Chaney, 1948; Hu, 1948; Merrill, 1948a, b; 王忠魁, 

1981; Shao et al, 2000), 被誉为世纪之树(tree of the 

century)。在1943年7月21日王战(时任前农林部中央

林业实验所技正)在四川省万县磨刀溪(现湖北省利

川市谋道镇)采集到第一份现代生存水杉标本以及

在1946年胡先骕将其鉴定为水杉属(Metasequoia) 

(Hu, 1946)一员之前, 整个水杉家族成员被认为已

经从地球上灭绝, 只能在化石中看到它们的痕迹

(Miki, 1941)。水杉发现的过程本来非常清楚, 但由

于种种原因, 关于其发现历史的描述比较混乱。 

•历史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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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战是现代生存水杉第一份标本的采集者, 也

是水杉的第一个研究者; 薛纪如(当年郑万钧的研

究生)是现代生存水杉模式标本的采集者。二人根据

他们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回忆文章《水杉究竟是怎样

发现的?——由亲身经历来谈水杉发现的经过》(王

战和薛纪如, 2024)和《关于水杉采集与研究的历史

真相》(甄士明, 2024), 描述了水杉发现的经过。这

两篇文章的要点是: (1)王战没有把他所采集的标本

错误地鉴定为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 而是认

为应该是一个新种, 因为不确定才请郑万钧帮助鉴

定; (2)水杉的发现及发表和干铎没有任何关系; (3)

郑万钧在描述水杉发现过程中故意引入干铎, 制造

了水杉发现历史的混乱。本文据此概括地介绍水杉

的发现、命名、发表过程, 并总结上述两篇文章的

要点。王战和薛纪如简历见附录1。 

 

1941年公历10月中旬, 杨龙兴(王战在大学时

期的同学)从恩施到万县途经磨刀溪(现湖北谋道镇)

时见到一棵他不认识的“怪”树(证据来自杨龙兴

1981年4月7日书信)。1943年夏, 王战赴湖北神农架

探察森林时路过四川万县(现为重庆市万州区), 杨

龙兴(时任万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教务主任)告诉王

战, 磨刀溪村边有一棵奇特大树, 当地人称其为“神

树”水桫。根据杨龙兴对大树特征的描述, 王战认为

值得去看。于是, 王战跋山涉水, 沿途考察记录, 经

过3天的艰难徒步到达磨刀溪并找到那棵神树。王

战仔细观察树形、枝叶和球果, 认为是一个过去没

有见过的、特别的树种。他采集了数份标本(包括20

多个完整有柄的球果, 标本编号为C. Wang 118, 即

王战118号; 采集日期为1943年7月21日)。 

王战回到位于重庆的中央林业实验所(中林所)

后, 继续对标本进行研究。他发现该植物与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有相似之处, 但中国并无落羽

杉属(Taxodium)分布, 因此认为该植物不应该是落

羽杉。他又发现该植物颇似水松, 但球果和叶子与

水松都不相同, 故认为很可能是新种。由于当时手

头资料不足, 王战未能定名, 而是在标本上暂时写

上了水松的拉丁名, 并在其后加了一个问号。 

1944年春(有文献记载为1945年春, 可能是根

据甄士明1984年的文章油印稿, 系笔误), 王战选出

一份附有球果的标本托吴中伦带给郑万钧, 请求帮

助鉴定是否为新种(甄士明, 2024)。大约2-3周后吴

中伦又去中央林业实验所办事, 告诉王战说, 这份

标本不但是个新种, 而且是个新属, 郑万钧将其定

名为Chieniodendron sinense (夷士, 1948)。1945年春

(有文献记载为1946年春, 可能是根据夷士1948年

的文章, 系笔误), 郑万钧到中央林业实验所拜访该

所所长韩竹坪时, 再次获得王战采集的水杉标本一

份(夷士, 1948)。由于郑万钧对是否应将其定为新属

新种也不能确定, 于是在1946年4月20日前的某日

(马金双, 2003), 郑万钧把王战给他的水杉标本寄给

了胡先骕。胡先骕起先也认为是个新属, 拟用Pingia 
grandis为其命名。之后, 胡先骕根据三木茂的古生

物论文(Miki, 1941)认为, 王战的标本应属于化石类

群中的一属Metasequoia (陈德懋 , 1993; 汪国权, 

1999; 马金双 , 2003), 故将其分类归属转移至

Metasequoia 。 由 于 水 杉 在 形 态 上 与 水 松 属

(Glyptostrobus)有相似之处, 水杉学名的种加词采

用了“glyptostroboides”, 意为“像水松”, 因此水杉学

名最终定为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水杉的发现和命名是基于王战采集的118号

标本, 但发表水杉的文章(Hu & Cheng, 1948)没有

引证王战118号标本, 不符合植物分类学研究的规

范做法。 

 

有人说(如: 郑万钧, 1980, 1984), 干铎在1941

年见过那棵水杉“神树”。目前尚无证据(如标本、照

片等)证明干铎的确曾经见过那株大树。但是: (1)即

使情况属实, 也是在1941年底(郑万钧, 1984; 斎藤

清明, 1995), 公历12月或农历10月(王希群等, 2004), 

比1941年公历10月中旬杨龙兴见到那棵水杉树要

晚(证据来自杨龙兴1981年4月7日书信); (2)干铎在

水杉发表前并没有对其开展研究或为学术界提供

信息以引起世人关注。因此, 甄士明(2024)指出: “看

到水杉和发现水杉是两回事, 不能混为一谈。例如

当地群众早就知道水杉, 还为它建庙, 能说他们是

最早的发现者?” 王战和薛纪如(2024)进一步指出: 

“可以肯定地说, 水杉的发现与干铎并无关系。而水

杉的发现时期绝不在1941年。若说与水杉发现有关

系的指引人应是杨龙兴同志。” 

1  水杉发现、命名、发表过程之简述 

2  水杉的发现与干铎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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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 郑万钧, 1980, 1984; 向其柏, 2012), 

王战把他采得的118号标本鉴定为水松了。王战曾

明确指出(王战和薛纪如, 2024; 甄士明, 2024), 事

实并非如此。王战在118号标本的学名后加了一个

问号, 这一事实在很多有关水杉的材料中都有描

述。例如, 化石水杉的发现者三木茂在他的文章

(Miki, 1951)中提到, 王战起初认为那份标本是水松, 

但其枝叶及果鳞都是对生的(注: 果鳞是交互对生), 

因此产生疑问, 所以请求郑万钧帮助鉴定。甄士明

(2024)在《关于水杉采集与研究的历史真相》一文

中也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 “颇似水松, 但球果与叶

子都不相同, 即认为是一个新种, 但手头资料不足, 

无法肯定, 未能定名, 当时即在标本上写上水松

(Glyptostrobus pensilis)还在后面注了个‘?’号”, 意

思是像水松但不是水松, 有待确认。这是植物分类

学工作者的常规做法, 即在鉴定植物标本的过程

中, 对于那些不能确定植物名称的标本, 往往在相

近种或相似种名称中或其后加cf.、aff.或问号(?)等, 

表示“参照” “相似” “相近” “不确定”的意思, 其意

义在于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或缩小查找范围。

薛纪如见过王战给郑万钧的水杉标本, 他说王战

在118号标本的植物名旁打了个问号(证据来自薛

纪如1995年5月18日书信)。胡先骕和郑万钧选用的

水杉学名是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种加词

是类似于水松属的意思, 这说明胡先骕和郑万钧

采纳了王战对118号标本的认知, 即一种像水松的

物种。  

综上所述, 现代生存水杉是在1943年发现的。

王战不仅是用于研究的第一份现代生存水杉标本

的采集者, 而且对该标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导致

后来水杉的正式发表。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看

见”或“目击”。在科学意义上, 王战是水杉的发现者, 

是水杉发现的第一人。郑万钧和胡先骕对王战采集

的标本做了进一步研究, 肯定了王战关于该标本

“是一新种”的判断并命名发表, 二人是水杉的命名

人和发表者。干铎与水杉的发现无关。 

(本文所提及的相关历史资料, 包括书信和两

篇遗作的原件, 现藏于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档案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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